
赵淑萍
读书带来的“伤痛”

也许有人奇怪，读书居然带来伤痛?那一定是不爱读，被
逼着读而产生的悲哀。但我要说的，恰恰是书本带来的强烈
的精神上的冲击，它使你此生对书欲罢不能，备受煎熬。

古人曾津津乐道读书的好处。“黄金屋”“颜如玉”“千钟
粟”是说读书是寻求飞黄腾达的唯一出路的；“花片飞红留墨
沼，竹荫摇绿上书签”“松桂清荫静读书”“得好友来如对月，
有奇书读胜看花”是抒写读书佳趣的；即使苦读，“凿壁偷
光”“囊萤映雪”等典故也无一不充满着雅意。

英国作家培根又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
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书能弥补我们知识、经验的不足，
能够使人类文化薪火相传，图书馆就是世界上最华美的宫殿。

我懂那样的道理，但我还是不爱
读书。在我看来，与人一起郊游、聊
天、打牌或在公众场所谈论、讲演，这
些远比读书新鲜、刺激。当年龄的增
长使我的心渐渐平静起来时，我才捧
起了书本。

那一刻起，我的伤痛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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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明
四明深处，春枫飞扬

高渐离
剡川笔记：

在废弃的采石场

帕蒂古丽
大梁坡散文七章（之三）：

丢在路上的谜底

小山
寻找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秤锤树

大山雀
春探桃花溪

推荐榜

庸星
我的读书观

说到读书的话题，我注意到，有人喜欢把手里的一粒
米，炸成爆米花，甚至是搬出些名人名言，将读书的好处
无限放大。恕我之大不敬了，我不认为读书是多么了不
得的事，就像女人喜欢化妆，男人喜欢足球，或是养花种
草，弄墨舞剑。在我以为，只要能够愉悦身心，不影响到
他人，做什么都是好的。

以前有个叫王寿的人，背着一大捆书吃力行走，路遇
他的朋友徐冯。徐冯说：“事情是靠人做出来的。做任何
事情都要适时合规，而时势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哪有
什么万能不变的知识？且书本上所记录的都是前人的言
行心得，是出于他们对于事理的了解和体会。真正的知
识都不是从书上来的，聪明人没必要去收藏书籍。而你
现在背着那么多的书赶路，多累呀？”王寿听了，豁然开
朗，把书给烧了，并为自己的觉悟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王寿焚书”的故事出自《韩非子》。是想说明知识在
不断发展变化，不必拘泥于前人的经验。我认同故事里
的道理。知识与智慧，实在是两码事，智慧更多的是一种
筛选和决策的能力，知识却常常会让人产生歧义。所谓
人生识字糊涂始。如果知道太多，却不知道其所以然，反
而干扰判断，甚至泯灭人的性灵。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它的全称叫“世界图书与版权日”。1995年，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设立，其目的在于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每年的这一
天，世界各地都会举办各类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

午歌
一条通向自我的征途

说来奇怪，一名机械专业的高级工程师，怎么忽然就写
起小说来了？其实也不怪，从小学起，我便常常在作文竞赛
中拿奖。虽然高中读了理科，但文科的成绩一直不错。高考
时，语文超过数、理、化，拿到了145分的高分，大学时一直在
校报做记者。工作后，偶尔操刀的党务、政务材料，也常常获
奖，写作是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习惯。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大海航行》后，我兴冲冲地跑到一家出版公司拿给内容总监
审稿。这位总监说，你小说写得还可以，但也没好到非给你
出版不可的地步。

她问，你是名人吗？
我说，不是。
她又问，那你有固定的粉丝群吗？
我说，也没有。
她摇摇头说，不是名人，就困难喽。
看我一时有些失落，总监补充说，你可以试试在豆瓣网

上面写日志，会有不少读者和专业编辑看到。
2013年3月3日，我在豆瓣注册账号，开始尝试着写一

些小故事。那段时间，我日日亢奋，五迷三道，乐在其中。
好事很快发生。
在豆瓣写作半年后，北京一家电影公司联系到我，希望

能将我的短篇小说《世界上一切都是胖子》翻拍成电影，我惊
喜非常，欣然应允。

一年后，作家出版社集结出版了我在豆瓣上发表的故事
作品，这本封面是黄色的短篇故事集《晚安，我亲爱的人》，被
很多读者乐称为“暖床小黄书”，出人意料地在上市半年内热
销了几十万册，成为当当网2014年全年小说热销榜的第7
名，而当年的第8名，是我的偶像刘慈欣先生的短篇小说集
《2018》，这一度让我兴奋不已。不久，《晚安，我亲爱的人》
的译本在越南发行上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院也
将这本书和我这个玩票写作的理工男，一并列为当年的畅销
书研究选题。

其间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我曾说，写作于我而
言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修行，可在文学道路上，修行并不孤独，
总有人和你一起山长水远，砥砺共行。

倏忽一瞬，《宁波老味道》第四
次加印，作为甬上一本饮食文化小
品，纸媒荒芜之时，尚能附骥于皇
皇书林，高兴之余亦颇惶恐。如若
读者尚觉可读，也是我最大的欣
慰，更是感谢读者对小书之厚爱。

不知何时，我渐渐拾掇起这座
城的“边角料”文学。从宁波人的
日常生活细节入手切入每一个专
题，陆续出版《宁波老味道》《宁波
有意思》《宁波府城隍庙的前世今
生》《江厦观潮》等著作，新作《宁波
人》将于近期出版。

2016年 12月 8日，我在同心
书画院收到一封特殊的“读者来
信”。在信中她这样写道：

“在苦难中找寻生机，在疑难
中找到喜乐。宁波的城市精神是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于此宏远的
蓝图之下，于宁波的寻常百姓纵有丰富的物质文化，仍需
要更多精神上的食粮。

希望透过柴隆先生《宁波老味道》一书，能有来自于
宁波家乡的祝福，也希望两岸能够于经济、贸易交流之
余，在文化上能更多所互动……”

原来，这位读者正是前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女
士。她祖籍宁波余姚，翻阅宁波城的“边角料”文学后，勾
起对宁波老味道的记忆。原来，一块溪口千层饼，是他们
魂牵梦萦的故乡之味，是一串锁在他们心底的思念。

柴隆
写写宁波城的“边角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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